
| 华早观察06 版 |
新闻爆料：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罗文 版式编辑 |张丽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2025 年 1 月 31 日 星期五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高跟鞋会被地板卡住，网
络太差会让正在兴头的电影
卡住，早高峰挤地铁时会被人
群卡住。有这么一群年轻人，
被自己的选择卡住。大学毕业
后，他们希望获得一份有编制
的工作，却被卡在了考试中。
　　最近，山西某乡镇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董博文终于敢大
大方方走进单位，他刚结婚，
“终于不用再被热情的同事拉
着到处相亲”。考上乡镇事业
编前，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并不
多，偶尔的几次也都以失败告
终，他自我分析是因为缺少一
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
　　2019 年大学毕业后，董
博文考了两次研究生，均以落
榜告终。回到县城老家，他决
定考公考编，努力上岸似乎是
二本院校毕业的他最好的出
路。
　　同样，95 后张靓在考公
4年后上岸乡镇事业编，在那
之后，她的人生仿佛点击了加
速键，一年之内完成了相亲、
恋爱、买房、结婚。偶尔路
过一年前学习的自习室，还会
恍惚，“不敢想象，现在竟然
跟一年前过着截然不同的生
活”。

他们选择考编的理由

　　2024 年是 95 后宋思凝考
公的第 7年。7年来，她的生
活一直陷在学习、考试、落榜、
学习的循环中。
　　2017 年，山西某高校给
排水专业的宋思凝大学毕业，
原本在太原找到一份私营书
店的工作，“虽然我不是学图
书相关专业的，但很喜欢书店
的氛围，没想到应聘竟然通过
了”。
　　就在宋思凝去上班的前
几天，却被爸妈喊回县城老
家，在宋思凝的县城老家流传
着一句话，“在体制内才是上
班，其他工作都是‘打工的’”。
　　宋思凝并不想考公务员，
给排水专业能够考编的岗位
不多，她也不喜欢公务员的工
作氛围与工作内容，但是父
母无视她的意见，“你还小，
并不懂得为自己的人生作规
划”“难不成你要在外面一辈
子给别人打工”。

　　相比宋思凝的被动，留在
县城考编的董博文是主动选
择，考研失败后，爸妈曾想托
关系把他安排进厂，但董博文
并不甘心。“毕竟有编制的工
作在县城要稳定、体面许多。”
　　董博文向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二本院
校毕业的学生在大城市的就
业机会并不多，就算留在大城
市，工资固然比县城高，开销
也更多，“在县城，吃住都在
父母家，之后结婚生子父母也
会帮衬我，轻松稳定，幸福指
数很高”。
　　2022 年，李娟在陕西某
县城开了一家自习室，原本担
心生意不景气，只开了 30 个
座位，没想到座位异常抢手，
如今李娟已经将座位增加到
110 个，可每逢重大考试前，
依然供不应求。
　　来自习室的年轻人，一半
考研，一半考公，还有少量初
高中的学生。一名计算机专业
的女生告诉李娟，许多学弟学
妹进入大学后就开始为考公、
考研做准备了。
　　在宋思凝备考的 7年，她
感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县
城考编的队伍，竞争也越来越
激烈，“考场上的年龄差距越
来越大，有时大家一起交流，
都觉得安安稳稳比什么都重
要”。
　　除了个人选择，整个县城
都洋溢着激烈的追逐氛围。
　　在县城的相亲市场，“工
作在体制内外”也成为青年适
婚人群的择偶标准之一，“你
要是体制内的，大家都争着给
你介绍对象。”宋思凝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思凝跟随父母参加亲
戚的婚礼，叔叔阿姨常会根据
孩子们是否考入编制给其介
绍合适的对象。如果待业在
家，一句“我的孩子正在考
公”，也会让孩子的未来看起
来“光明”一些。
　　每年的国考、省考以及家
乡周边数不清的事业单位招
聘考试，让这群回到县城考取
编制的年轻人几乎全年都要
埋头学习。

放弃是很艰难的决定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王
文杰曾为了研究课题挂职于
中部某县城政府机构。据他观
察，年轻人回到县城主要有以
下 3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城市
就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他
们渴望寻求更舒适、稳定的生
活环境；二是家庭因素，家庭
支持及照顾父母等原因需要
他们回到县城；三是大城市发
展饱和，县城以及广阔乡村反
而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可能
性。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杨华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采访时谈到，回到县城备考公
务员的青年，有不少毕业于非
“211”高校，出身于普通的
家庭。当他们走出校门，尤其
是面对着购房、职业发展等重
重压力，发现在大城市中站
稳脚跟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
此外，由于有的家庭通常缺乏
长远规划的能力，这些青年在
毕业后往往有各种现实困难。
选择回到家乡，求得一个稳定
的编制岗位，成为一条退路。
　　可这条退路并不好走。
　　董博文曾经跟好朋友同
时报考乡镇不同岗位的公务
员，同一套卷子，董博文考了
56 分，朋友考了 54 分，因为
他报考的岗位竞争更加激烈，
56 分排名第 13，而朋友排名
第一。“如果我报她的岗位就
是第一了。”
　　在 14次编制考试落败后，
董博文决定退而求其次，报考
乡镇的事业单位，“虽然乡镇
事业单位没有公务员待遇好，
但好歹是‘上岸’了。我还年
轻，可以继续考”。
　　并非所有人都像董博文
一样想得开。
　　1996 年的柴青本科与研
究生均毕业于重点本科院校
英语专业，她的室友有的去做
了中学教师，有的去大学当辅
导员，还有的在街道办做公务
员。
　　早前，她向往更广阔的
舞台。第一次参加西安市的
公务员考试，柴青排名第四，
距离进入面试只差一名。“我
当时还在兼职工作，想着第二
年全职备考冲一把，应该很有
希望。”
　　柴青辞掉了兼职，可复习

时间越久，压力也越来越大，“生
活中只剩下备考这一件事，世界越
来越小。”看着周围同学一个接一
个考上，自己连面试都进不去，她
不由得慌了神。
　　3年过去，柴青最终承认自己
在考公初期有些“心高气傲”。她
也开始接受家里相亲的安排。“我
早晚都是要结婚的，相亲不是坏事，
也是一种拓展人际关系的途径。”
　　相比柴青不断跟自己较劲，被
卡住的 7年里，宋思凝一直试图跟
父母做对抗，但收效甚微。
　　考编前两年，宋思凝在政府见
习岗 (山西某地为离校两年内未就
业的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
16-24 周岁城乡失业青年以及符合
条件的留学回国毕业生提供的政府
兼职工作，只要符合就业见习条件
都可以参加就业见习——记者注 )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她所在的单位
工作繁琐，让宋思凝对报考公务员
更加抵触。
　　宋思凝一次又一次落榜。最初
的一两年，父母全心全意无条件支
持，但时间久了父母开始慌不择路
地为她介绍对象。
　　2022 年，表姐曾劝说宋思凝，
实在考不上可以出去找找工作。可
宋思凝坐在电脑前写简历却写了很
久。
　　那是宋思凝第一次回看自己的
考编生活，除了在县城政府见习岗
的工作以外，没有任何值得写进简
历的经历。她意识到长时间在家备
考，让她完全跟社会脱节，也跟同
龄人的步子差了好多。“我不想跟
朋友见面，发微信，也不发朋友圈。
我的人生好像只剩考公一条路，我
压根不相信自己还能考上。”
　　李娟的自习室里，有许多始终
未能如愿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着艰
难的抉择：是铆着劲一条道走到黑？
还是放弃？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
是非常艰难的决定。
　　李娟觉得他们似乎钻进了死胡
同，长时间的备考和投入已经使他
们付出了巨大的时间成本，“好像
只有考上了才是对前期投入的回报，
可考上编制人生就可以顺遂无虞了
吗？”

“上岸”后，人生就可以顺
遂无虞吗

　　王文杰十分理解年轻人对编制
的追逐。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
轻人而言，他们更期望找到相对体
面的白领工作。在县城中，白领岗
位主要集中在体制内，例如公务员、
教师、医生等职业。
　　“可县城的编制名额毕竟有限”，
以王文杰挂职的县城为例，该县城
人口四五十万，大约有 1万个编制
名额。其中，公务员编制约 1000
个，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编制大约
在 2000-3000 个之间，剩余的名额
则主要分配给了教师、医生、国企
员工等职业。这些编制名额的管理
十分严格，竞争也异常激烈。在过
去的 5年里，该县城仅招录了大约
100名行政编制人员。“这意味着，
在这座县城，每年必然会有大量考
生在编制考试中落榜。”
　　“很多人对于体制内的工作有
滤镜，稳定的基调下也会有很多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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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县城考编的年轻人，等待重启

”　　武汉大学社会
学院教授杨华接受
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采访时谈到，回
到县城备考公务员
的青年，有不少毕
业 于 非“211” 高
校，出身于普通的
家庭。当他们走出
校门，尤其是面对
着购房、职业发展
等重重压力，发现
在大城市中站稳脚
跟对他们来说并非
易事。此外，由于
有的家庭通常缺乏
长远规划的能力，
这些青年在毕业后
往往有各种现实困
难。选择回到家乡，
求得一个稳定的编
制岗位，成为一条
退路。


